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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弥山石窟的大美，离不开一代代匠人的
精心呵护。

1984年，文物工作者开始对须弥山石窟的
加固整修工程，规模浩大。全面调查须弥山水
文、地质、地震等科学信息，分析洞窟残损、病
害的成因，复原本体，加固修缮，治理病害，须
弥山石窟才得以重见天日。

但是，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手段与认知能
力，文物工作者对晚期泥装与原石造像共存的
残破部位、屋檐等，实施水泥涂抹封护。现在
来看，经过多年的风吹雨打，水泥修护的窟檐
处于破碎的边缘，一旦掉落，极可能会砸到塑
像，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而今，再度启动修缮和保护工程，修复壁
画，稳固造像，只为恢复往日的壮阔与恢弘。

“每上一铲泥，每补一块色，清洗一条线
条，我都在与古代原州画师进行‘心灵对话’：
我这样修对不对？是不是您当年的心中所
想。”2020年 4月 14日，69岁的壁画修复专家王
晓生开始谨小慎微地修缮着须弥山石窟壁
画。与古代画师的心灵对话中，足可见王晓生
画师的谨慎妥帖。

从 2020年 4月 1日开始，宁夏须弥山石窟
文物管理所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须弥山石窟
的第 1 窟、第 48 窟、第 50 窟、第 51 窟中共计
185.47平方米的壁画首次进行修复。

“修旧如旧”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重
重。文物保护是一项不可逆的工作，稍有差
池，文物就可能不复存在。多年前，宁夏文物
界的一位专家曾说，“我们并不追求一劳永逸
的保护，因为那可能会造成对古迹一劳永逸的
破坏。”文物保护也是秉持着“最小干预的原
则”，要把握好合理保护的度。

因此，须弥山石窟加固及水害治理本着谨
慎的态度，科学合理开展工作。

目前，须弥山石窟正在进行相国寺区域水
害治理的前期勘察研究，中国电建集团北京勘
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杨赫楠介
绍：“我们做的工作，就好比是医生给病人看
病，找到病因才能对症下药。”现在的须弥山上
布置了水害监测仪器，通过瑞雷波、电阻率来
监测水的渗流情况、岩石的风化程度，也是为
后续的保护做好预备工作。

只要伸手触碰，就能明显感受到窟内的湿

度差异。这是因为，洞窟内墙壁的干燥
程度不同，阴面的墙壁摸起来偏湿润，
而阳面的偏砂质感、干燥。所以杨赫楠
在目睹这一切后，又严肃地补充道：“文物保护
并不是要把文物修复成从前的模样，所有的文
物生命都是不可逆的，包括须弥山石窟，我们能
做的，就是延长它的生命。”

每一个文物工作者都是幕后英雄，虽是鲜
为人知，却始终默默无闻地帮助历史文物对抗
时间。让文物“活起来”就像昙花一现，只片刻便
会消失，而让文物“活下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
文物保护。石窟故事的展现，并不只是壁画上的
多彩绚丽，也不只是每一尊造像背后的历史内涵
和文化底蕴，还有着传承至今的匠人精神。

修葺如旧留原貌，利在当今益万年。
须弥山石窟凝结着各个时

代劳动人民的心血与精神，如今
也在不断点亮让文物“活下去”
的希望。就像这春日里，须弥山
上盛放的桃花，似是在说：“愿自
今后，每岁春来，因有繁花而不
寂寞。”

■ 让石窟“活下去”是文保的意义

壁画修复师王晓生小心地修缮须弥
山石窟壁画。

须弥山石窟宏伟壮阔须弥山石窟宏伟壮阔，，气势磅礴气势磅礴。。

4月，固原市须弥山，桃
花灵秀娇艳。

端坐于半山腰的 5号
石窟须弥山大佛被脚手架
和绿色安全网遮得严严实
实，窟檐抢险加固保护工程
正在进行中。相国寺内布
置了水害监测的仪器，正在
进行水害治理前期勘察
研究。

须弥山石窟自北魏始
凿之后，历朝历代都会对其
进行一定程度的修缮，以期
延年益寿。除去西魏、北
周、隋唐各代大规模营造，
须弥山石窟在宋、明、清各
代都进行过不同程度的修
葺重妆。

新中国成立至今，已有
多次对须弥山石窟抢险加
固的工程。这才使其在历
经刀光剑影，见证朝局动荡
后，依然秀骨清相，富丽
华美。

1984 年，须弥山石窟
迎来首次加固整修保护工
程，后经多次修缮，2020年
4月开始，须弥山石窟再次
启动“全面体检”“闭关治
疗”，修复壁画，加固窟体。
尽管经历的时期不同，但须
弥山石窟都在做着相同的
一件事——与时间赛跑。
历代的修缮与抢险加固就
是为了让须弥山石窟保存
更久。

山风呼啸，松涛阵阵，丝绸之路上的驼铃
声仿佛又在石门关响起。

约公元 3世纪，源于古印度的石窟艺术沿
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须弥山石窟就是中国石
窟艺术史上两次高峰时期的经典之作。

固原，在历史上是西北军事重镇，也是丝
绸之路东段北道上的重镇，更是文化融合的交
接带，须弥山石窟艺术就是其最具代表性的文
化交融价值体现。

须弥山石窟是在北魏局势动荡中诞生
的。北魏所开凿的石窟，窟室多为中小型窟
龛。造像面目清瘦，透露出秀骨清相之美。北
魏迁都洛阳之前，造像多为身着圆领窄袖的胡

服，迁都之后，造像多改为身着中原宽袍大袖
的服装，这是北魏孝文帝服饰改制对须弥山石
窟造像艺术创作产生的影响。

到了北周时期，“抚导乡里，甚得民和”的
柱国大将军李贤镇守固原时，须弥山开凿石窟
最多，造像多显姿态优美、面容安详、雕刻之精
美、规模之宏大，须弥山的石窟造像也就成规
模地发展起来。

与龙门石窟开凿在平展峭壁不同，须弥山
石窟百余大小的石窟依山傍势，或临川而开，
或雄立山巅，或蔽于山凹，各时期的洞窟分区
开凿。

隋唐时期，须弥山石窟不仅开凿的窟室数

量多、规模大，而且雕凿技术也更加娴熟。第
5窟是一个大龛内凿出的一尊高达 20.6米的弥
勒佛坐像，一只耳朵就高达 4米，雕凿手法丰满
圆润，衣薄透体，自然流畅，显现出世俗化的人
文特点。

宋、明、清等朝代继续营造修缮，如今，须
弥山石窟仍存有宋代造像题记碑刻“绍圣四年
三月二十二日收复陇干姚雄记”“崇宁癸未”。
这些大大小小的石窟，从古至今不断重塑修
缮，因此才形成风格各异的须弥山石窟群像。

须弥山石窟的建造历程，是固原古代经
济、社会、文化繁荣发展的象征，更见证了中外
文化交流融合与创新发展。

■ 历代均有营造修缮

须弥山石窟，见证过王朝霸业的辉煌年
代，也曾遭受过岁月的风雨洗礼。

1920年，海原发生里氏 8.5级特大地震，
波及范围很广。须弥山石窟在这场突如其来
的灾难中，洞窟坍塌，壁画剥落，造像皆是残
垣断壁，几近消亡。值得庆幸的是，地震虽造
成塌方导致石窟掩埋，但也减少了石窟与外
界的直接接触，大佛寺及相国寺才得以完好
保存。

在时间的洪流中，自然灾害对石窟产生的
损毁无法预料，但是，石质文物的自然特性也
不同程度地损伤了须弥山石窟。

须弥山石窟开凿在地质新生代早第三纪
始新世的沉积岩上，由于山岩为中粗粒砂状结
构，因此更易遭受风雨的侵蚀，特别经不起雨

水的冲刷，遇水浸泡极易风化剥落。随着时间
的推移，岩体的裂缝会越来越大，渗水量增加，
严重时可导致洞窟的溃塌。

近年来，须弥山石窟风化程度不断加速，
这种风化多因岩体内的陈年积水逐年下沉，导
致造像受损。目前，须弥山石窟中许多北魏、
西魏、北周及隋唐时期的造像雕刻品、题记等，
除被地震坍塌石块砸毁损伤外，大部分都是因
雨水浸淋潮解风蚀，局部或全部风化剥落，模
糊不清，仅存轮廓，有的几乎无存。

对须弥山石窟来说，成也岩质松软，败也
岩质松软。由于岩质松软，便于开凿和雕刻，
造就了须弥山石窟的壮阔奇观；但也容易被风
化侵蚀，造成石窟损毁。

除此之外，人为破坏对须弥山石窟的损害

也非常大。
1982年，须弥山石窟被国务

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之前，无人看护，尚没有文
物保护措施，许多人曾拿着锤子、
榔头砸毁这些艺术精品。

2014 年 8 月，须弥山石窟被
国务院授予国家 AAAA 级景区
后，游客数量开始逐年上涨，游
客观赏时呼出的二氧化碳、相机
闪光灯、手汗触摸墙壁等都对石
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损害。

“祸兮福之所倚。”须弥山石窟
历经千年风吹雨打，沉淀了历史厚
度，增添了沉稳沧桑。

■ 石窟祸福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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